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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报记者孙亮全、胡靖国

800 多年前，山西一位民女断臂募
缘刻经。

几十年后，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
藏经《开宝藏》复刻本《赵城金藏》终完
工，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
馆之宝”之一。

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
下，1933 年，《赵城金藏》在山西赵城县
广胜寺意外被发现，轰动一时。

“七七事变”后，如此稀世国宝引起
了侵华日军觊觎，一出“《赵城金藏》逃难
记”被迫上演。

断臂刻经

金代，山西潞州（长治）民女崔法珍
发下宏愿，要造刻大藏经。

为刻经，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感动
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资襄助。施主以
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
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
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 年）
前后，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
宁寺组成了“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
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 年）终于
完工，历时约 30 年。

《赵城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
十八年（1178 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
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法珍
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法珍又将经版送
到燕京刷印流通，因而被赐紫衣，并受封
为“宏教大师”。后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
刷印一部藏经，运回山西。

历时约 30 年刻成的《赵城金藏》又
是何物呢？

藏即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
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
教全书，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
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
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
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
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
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
什、玄奘、义净等都是卓越的翻译家。

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
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
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智昇编撰的《开
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
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
的编次方法。

北宋开宝年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
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
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
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
“英”字，共 480 帙、5048 卷，卷轴式
装帧。

这部佛教大藏经，是一部庞大的丛
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宋、
辽、金、元、明、清等各朝官方和民间均
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
和雕印。《开宝藏》是这些大藏经雕版的
鼻祖。

截至目前，各版大藏经中，留存的孤
本已然不多了。《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
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
的一部。

《赵城金藏》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
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
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 23

行，每行 14 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
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
况下，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
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
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20世纪 80 年代，任继愈先生主持，
组织百余位专家学者编纂的《中华大藏
经》，就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的编
辑整理。

国宝遭难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 700 余年
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

1931 年，世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在
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被发现，随后它被
运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组织发起了“影
印碛砂藏委员会”。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
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
古经。

1933 年春，范成在西安见一老僧从
山西五台山朝拜而来，他向范成说：“晋
省赵城县（今为洪洞县赵城镇）太行山广
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
范成听后立刻动身，前往山西。当他在山
西赵城县广胜寺内看到古版藏经时，惊
喜万分。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后，与广胜寺相
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平展览。后由三时
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
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 249卷。
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

1934 年 10 月，近代著名佛教居
士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
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经的原委弄清
楚。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
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
的视野。

蒋唯心的文章考证“严谨详审”“思
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缪尤
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
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权威的
论述。“断臂刻经”之说，就出自蒋唯心的
考证。蒋唯心的发现，举国震动，他也是
首次提出这套古藏应定名《赵城金藏》
的人。

《赵城金藏》的发现轰动了学术界，
“中外人士联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
绝”。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也异常重视
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
称《赵城金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
两大最重要发现。

1934 年，日本学术界新整理编辑的
佛教大藏经《大正藏》印行，中国宣布发
现金代雕刻的《赵城金藏》，对日本的震
撼可想而知。日本的学术界开始打主意，
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
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
到拒绝。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
大幕。

1937 年 9 月，雁北沦陷后，国民党
第 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约
见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
时要带走此藏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
之力争，李默庵未能运经。力空回寺后马
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
封存。

1938 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
也来索要藏经。力空借口“经已经固封在
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即不容
易，更难保险安全”，回绝了对方。

1942 年初春，侵掠晋南的日军企图

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
军分区政委史健获悉情报后，决定采取
果断措施，抢先保护此经。因事关重大，
他立即请示上级。

得到延安的批准电报后，史健做了
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
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
执行。

李溪林与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
芳，先赴广胜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地
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于 2 月中
下旬，在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 3 天，夜入
敌包围的广胜寺虎口夺经。

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等登上飞
虹塔二层，从空心坐佛基座里取出经卷。
教导员刘德裕率领的赵城县大队和洪洞
县大队担任警戒掩护。在赵城二区书记
卫继瑞组织驮夫的接应下，人背马驮，五
单位密切配合经石门峪上山，将近 5000
卷经卷运抵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
村。在阻敌掩护运经过程中与敌交火，伤
亡了几个战士，“血染经卷”。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恼
羞成怒的日军，觊觎《赵城金藏》，直奔
亢驿。

经卷危在旦夕，史健果断决定带经
转移。部队携经在亢驿周围山区的泽泉、
马岭、和川一带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赵城金藏》也命悬一线。历经跌
宕起伏生死辗转，经卷最终运抵沁源移
交太岳行署保管。

新华社太岳分社以《赵城军民协力
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
题报道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刊登在
1942 年 7 月 6 日的《新华日报》华北
版上。

沁源围困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
后，侵掠晋南的日军司令恼羞成怒，大发
雷霆，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赶
到赵城调查。面对日军的骚扰，太岳行署
主任牛佩琮与刘济荪又安排将经卷藏在
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达 4
年之久。

为什么要运到沁源？
抗战时期，地处太岳根据地腹心的

沁源，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
导机关所在地。《赵城金藏》按照原计划
要运往延安，沁源则是必经之地。

“太岳区是联结延安与各解放区的

关键要道，出沁源、过平遥的大山，闯过
南同蒲线就到了吕梁山区，过了黄河就
是延安。”原沁源县武委会主任王鹏飞之
孙、抗战史研究专家王箭说，太岳区是各
解放区重要人员、物资去延安的必经
之道。

而日寇早把这里视作眼中钉、肉中
刺，曾 8 次闯入沁源疯狂扫荡。而就在

《赵城金藏》运抵沁源的下半年，“沁源围
困战”爆发了。

1942 年 10 月，日军第二次侵占沁
源，企图使沁源伪化，实现其“山地剿共
实验区”的毒辣计划。沁源抗日军民针锋
相对，对日军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
斗争。

1942 年 11 月，太岳军区正式发出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依靠广大群
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
围困，战胜敌人”的命令。日军据点 5 华
里内的村镇、人家全部迁出，退入深山，
给日军侵占地区及其周围制造了一个
“无人区”。

“群众撤到山里，打些小窑洞、庵房
等，白天不敢住，不敢生火，晚上才敢回
来。”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沁源县文化
局原局长、75岁的张成仁介绍说，一天
只吃一两顿饭，军民们坚持到 1942 年冬
天，粮食已经不够吃了。除了到平遥、霍
州去买粮外，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抢粮，把
群众撤退时藏起来的粮食抢回来，后来
发展到去日军驻地抢东西。

张成仁说，后期则开展“抢种抢收”
活动，采取集体行动，军民们带着枪在大
片的土地种上粮食。“白天在山沟里种，
晚上在城边种，等到小麦快收获时，就组
织军民抢收，一晚上把麦穗都割回来，第
二天日军一看，大片麦田还在。”

日军占领沁源县城以及阎寨、中峪、
交口 4 个村镇为据点后，其军火物资的
补给有两个渠道。沁源军民寻觅战机，在
这些要道上多次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
打击。

就这样，太岳军民采取空室清野、长
期围困和伏击战、夜袭战、地雷战、麻雀
战等各种战术，将日军围困于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共进行各种战斗 2730
余次，歼灭敌人 4000 余人，最终迫使日
军残部狼狈逃窜，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
终胜利。

1944 年 1 月 17 日，延安《解放日
报》专门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
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敌后抗战

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报道称“全沁源八
万人，没有一个村组织起‘维持会’，沁源
人民以‘沁源人没有当汉奸的’一语自
豪。”

日本投降后，《赵城金藏》于 1946 年
运到河北涉县转交北方大学，校长范文
澜派张文教具体保管。

《金藏》复原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
华北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经卷分

装 42 箱，由涉县乘小火车到邯郸，再乘
汽车到北平，于 1949 年 4 月 30 日运交
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保存，《赵城
金藏》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

5 月 14 日，北平图书馆特为此举办
了展览和座谈会。《人民日报》于 1949 年
5 月 21 日头版登载了《名经四千余卷运
抵平市》的消息。

辗转运到北平图书馆的经卷，由于
长期存放在潮湿环境中，当时破损霉变
非常严重，纸张粘连板结在一起，十之六
七无法打开，急需揭裱修补。

为修复这批文化瑰宝，自 1950 年
起，中央政府在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困难
的情况下，特地拨出修复款项，并经华北
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周扬同志亲自
批示，从北京琉璃厂请来四位师傅开展
修复工作。

佛教界也募集了云南纱纸和贵州皮
纸资助修复。按照“整旧如旧”原则，经过
16 年的努力，到 1965 年，《赵城金藏》全
部修复完成，被精心保存在恒温恒湿库
房和楠木书柜中。

《人民日报》于 1982 年 7 月 8 日发
表了“稀世珍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
消息，报道了修整工作已经完成，指出
“在当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赵城金藏》以
其历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中国的珍
贵文物”。接着孤本《赵城金藏》修裱后的
一幅照片又刊登在 8 月 15 日的《人民日
报》上。

在 1960 年，山西省博物馆也将该馆
原藏 152 卷《赵城金藏》转让北京图书
馆。1982 年，山西省新华书店冯玉玺先
生又捐赠了两卷《赵城金藏》。加之历年
收藏的零种，至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藏
经总数达到了 4813卷。

藏匿谜解

抗战期间，《赵城金藏》在太岳根据
地核心区域沁源县安全保存长达 4 年之
久，然而具体的藏经位置一直成谜。

原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
健（原名李维略）之子李万里 30 多年间
一直在考证《赵城金藏》的历史。王箭也
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多方考究。

2017 年 7 月，国家图书馆组织的
“《赵城金藏》寻根之旅”田野考察活动结
束后，李万里、王箭和太岳根据地史研究
学者李国庆等学者和当地政府，开始了
对藏匿《赵城金藏》窑口的艰难查找和
论证。

“李万里对《赵城金藏》历史熟悉，李
国庆对太岳根据地历史的了解，加上我
对沁源抗战史的研究，是我们得以确认
经卷藏匿地的基础。没有对沁源抗战史、
沁源地理、太岳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的深
度掌握，想要开始都难。”王箭说。

2006 年，李万里曾专程到湖北武汉
市刘济荪家中了解此事。当年藏经的当

事人之一刘济荪此时已去世多年。依
着渊源，李万里与刘的夫人郭刚、儿子
刘铁达说起“藏经”等事。郭刚说：“刘
济荪只说是在绵上，但想不起来藏经
煤窑的窑口，为此‘文革’中还自责写
了检查，说是自己的一大罪过。”

1984 年前后，当时在沁县史志办
任职的李国庆，曾为太岳区抗战史之
事专访过刘济荪。在武汉刘济荪家中，
李国庆问起藏经之事，刘济荪说了一
些细节：藏经煤窑在靠近绵上一带，离
道路不远，窑口大，能步行进入。李国
庆后来在沁源黄土坡、才子坪、聪子峪
一带寻访，因缺乏其他佐证材料最终
放弃。但这一点描述却为后来的寻找
研究划定了地理范围。

王箭说，老煤窑能步行进入，符合
沁源县郭道镇以北煤层较厚的特征。
黄土坡以北在抗战时期敌伪势力较南
部强大，从安全考虑可基本排除。即使
这样，绵上村以北到黄土坡以南仍然
是老窑众多的地区，而且在打击私挖
滥采后小煤窑口大多被炸塌封口。条
件如此，寻找的难度可想而知。

转机来自偶然。2019 年 6 月 15
日山西电视台《赵城金藏》纪录片剧组
进入沁源拍摄，王箭、李万里等人试图
为剧组找出一处相似的地方。他们来
到了符合想象中秘密藏经环境的聪子
峪乡水峪沟村。

村支书雷达的父亲雷国亮老人，
将众人领到了村西三里许的一道东
西裂出、南北向的小山沟，沟西侧次
第排列着三孔煤窑口。一孔是已经垮
塌了的石砌斜井，一孔是被掩埋得只
剩下深一米五多、直径两米余大的直
井坑，一孔明显是后来又开挖过的
斜井。

村里老人雷怀珠的讲述让王箭头
皮一炸。“水峪村的老窑在抗战时藏过
县里的文件。”雷怀珠说。

苦苦探寻多年的专家组，终于拨
开历史的迷雾，找对了研究方向。经反
复考证，最终在 7 月中旬确定了《赵城
金藏》抗战时期秘密藏经地，即沁源县
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内的一处废
弃煤窑内。

“虽不能就此排除其他煤窑藏匿
《赵城金藏》之可能，但这一处煤窑，符
合现在我们已掌握资料中的所有必备
条件，而且我们相信随着材料越来越
丰富，将更为确认。”王箭说。

沧桑巨变

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
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的

《赵城金藏》，终于找回了这段丢失的
“逃难史”。

800岁的《赵城金藏》，在悲惨的
岁月中走过的道路，70 多年间，也发
生着沧桑巨变。

《赵城金藏》藏身 4 年之久的老区
沁源，因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发
展基础差，到了新世纪，许多地方仍不
通水泥路，一度成了贫困县。

而今，填补了《赵城金藏》贮运史
空白的藏经地，成了沁源一张红色“新
名片”。当地已决定将当年藏经的水峪
沟峡谷开发成“金藏红谷”，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弘扬红色太岳精神。

记者采访时，以沁源军民保护《赵
城金藏》为题材的电影刚刚杀青。

国图这个“镇馆之宝”，曾惊心动魄逃难

88 00 00 多多 年年

前前，，一一位位民民女女为为

它它断断臂臂募募缘缘 ；；抗抗

战战烽烽火火中中，，我我党党

指指挥挥军军分分区区、、游游

击击队队冒冒死死护护宝宝，，

与与日日军军辗辗转转周周旋旋

中中，，还还因因交交火火““血血

染染经经卷卷””；；如如今今，，

这这部部经经卷卷已已成成为为

中中国国国国家家图图书书馆馆
““四四大大镇镇馆馆之之宝宝””

之之一一…………

▲国家图书馆向沁源县捐赠的《赵城金藏》复制件。
王箭在沁源县水峪村西水峪沟内考察藏经窑洞。

本报记者孙亮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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